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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喜欢，床前明月光
也喜欢，春眠不觉晓
与月光和春天早上有关
也无关。母亲喜欢说白话
月光和春天早上靠直白
成了母亲的知己

我发表的月光和春天
母亲读出不解。或者
自己故意写得晦涩
怕直白成为别人眼中的肤浅
母亲从不回避
自己只读了五年书

但是我们都喜欢
饱满的谷子和丰腴的土地

喝水的舀子

母亲用舀子喝水
苍老的器物，变成水杯
没沏喜欢的茶
只求解渴

母亲喝过我剩下的水
我也未嫌弃过
女儿用过的杯子
却刷洗舀子喝水的痕迹
舀子的苍老
拉拽着母亲和我的距离

舀子，我老时喝水的杯
女儿将来喝水的杯
把母亲和我喜欢的茶
女儿喜欢的咖啡，都沏上
一口口同饮，杯里相融
看苍老的母亲任性如女儿

（作者单位：辽宁省凌源市人民
检察院）

母亲读书（外一首）

陆宝华

那天中午，朋友叮嘱我买几个菜
带过去。朋友既然说了，我没法推脱。

从单位前面的那个十字路口往西
有 200 米左右的样子，街道南边那家
超市朝北的窗口处有卖卤菜的。一位
老人和一位中年男子在那里操持着，
也许他们是父子俩。卤菜味道还算可
以，之前我曾经在那里买过几次。骑
电动车走到那里，随便瞟了一眼，卖
卤菜的窗口内好像没有那个熟悉的身
影。正好街道北边有一个卖烤鸭的小
摊，先买只烤鸭再去光顾吧！

“烤鸭多少钱一只？”
“23 元钱一只。”一脸庞瘦削、大

约 30岁的青年男子答道。
“是不是可以便……？”“宜”字刚

跑到嘴边，我瞅见了他那只左胳膊，
没手，一只光秃秃的残肢裸露在袖口
外。见此情景，我有些不忍，赶紧把
话打住了，随即改口道：“来一只。”

他从旋转着的烤箱里取下一只，
放在了面前案板上的电烙锅里，用那
只残肢使劲地往下摁压着烙锅上面铁
盖子的长把柄。过了五分钟左右，盖
子掀开，他右手操刀，在平底烙锅里
啪啪地剁着烤鸭。

“怕辣不？”烤鸭剁好，他问我。
“没事，佐料该放的只管放。”我说。
佐料放足拌匀，他又把剁好的烤

鸭放在右侧下面的烤锅里烘焙了一会
儿，拿出一张牛皮纸包好，塞进一个
塑料袋递给我。

“我到对面再买几个卤菜，就可

以走了。”对这位残疾小伙子的服务
我感到很满意，不经意地说了一句。

“卤菜店已经关门倒闭了，你可
以到东边店去买。”他告诉我。我摇
摇头，因为他所说的那家店我去过，
菜品质量实在不敢恭维。

“那就再给我来一只烤鸭吧！”站
在那里，我几次想张口问问他的手到
底是怎么造成的，想起不久前的一件
事，终究没有说。也许一次看似关心
的问话会伤及他的内心和自尊。

烤鸭弄好，递给我，他叮嘱，塑
料袋不能捂得太紧，不然就不焦了，

影响烤鸭的嚼劲。微信扫码，我说：
“是不是 46 元？”他说：“两只 45 元就
可以了。”临别，我冲他笑笑，只希望
他的生意越来越好。

不久前，与朋友一块到河南信阳
龟山湖风景区观景。龟山湖风景区其
实离我老家还不足5公里，我老家在紧
邻淮河北岸的河南正阳，而景区就在
淮河南岸的罗山境内。那时没跳出老
家大门时，我还不止一次划船过河去
过那里，与老家景况别无二致。不
过，最近这些年，很多人在乡村振兴
的道路上已撒腿阔步向前了。在风景区

南面的一个入口，朋友说想吃烤毛蛋，
见入口东边一位中年妇女站在电动三轮
车旁，三轮车上摆放着五香烤毛蛋、火
腿肠之类，我便买了10元钱的烤毛蛋。

就在中年妇女忙碌之际，我发现
她右胳膊上没手，用缝好的黑袖套把
胳 膊 裹 得 严 严 实 实 。“ 你 的 手 咋 搞
的？”我下意识脱口而出。中年妇女
没有回答，面色突然变得阴郁起来，
眼圈瞬间红了。也许我的这句话触碰
到了她刻骨铭心、不堪回首的过往。
此时，我尴尬地立在那里，竟然有些
不知所措了。朋友见状，踢踢我，嗔
怪道：“多话！”

一 时 我 倒 对 自 己 的 行 为 后 悔 起
来。也许对我来说，成长的路就是这
样一点一滴的积累，一步一个脚印的
记忆，镌刻于心。

（作者单位：河南省正阳县人民检
察院）

邂 逅
柯晓

平凉地处甘肃东部陇东高原，素
有“旱码头”和“陇东粮仓”的美
称。其实，这里的人们并不太看重这
些美称，却对一生默默耕耘的牛以敬
畏和偏爱。

陇东塬上的牛，体大强健，不选
择环境的好劣，只需添喂几把干草就
嚼得有滋有味，浑厚的力耗尽在黄土
地的山沟峁梁，所以人们在庆祝丰收
的喜悦时不忘给牛添几碗黄豆、玉
米、油渣。千百年来，牛和人和睦相
处，人的行为和性格不同程度地烙下
了牛的影子——不遗余力、吃苦耐
劳、默默无闻。生活在这块黄土地上
的人也许是经历了与牛同样的命运、
坎坷、风雨，也就烙下了牛的忍辱负
重的性格，默默地拉起永远属于自己
的那架沉重的犁……

1.
老张名尚义，土生土长的平凉人，

五十有余。他是检察院恢复重建后最早
进入检察院的干部之一。那时他的家还
在农村，上下班骑自行车要赶30多里山
路，不管是风天、雨天、雪天……他待
人和气，又不摆架子，人们送他一个雅
号——“陇东塬上的牛”。

我初进检察院是 1985 年，在经
济检察科，整日忙于外调取证，很少
在机关，也就无缘与老张有过多的接
触。他在刑事检察科工作，是助理检
察员。当时批捕、起诉还未分家，不
但要提审被告人，还要作必要的补充
侦查，遇到重大恶性案件还得协助公
安人员出现场。审查批捕的工作量很
大，厚厚的案卷得一页一页地作笔
录，然后又要形成诸多的法律文书，
此外，还要承担出庭支持公诉的任
务。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整日
忙碌的身影。

我对刑事检察很好奇，便时常去法
庭看他出庭支持公诉，目睹了他在公诉
席上的稳重、老练。我在经济检察科三
年，发现他每年都是先进工作者。

1989 年，批捕、起诉分家，我和
老张一起被调整到起诉科，三年后又
分在同一个办案组。我虽然在检察院
不算是个新兵，但在老张眼里还显得
稚嫩，我为能和老张一起工作感到庆
幸。老张到起诉科后被提升为检察
员，也被科里的同志推举为党小组组
长 。 在 我 们 眼 里 ， 那 大 小 也 是 个

“官”了，但是他从不自傲，办理案
件总走在前面，挑复杂疑难的案件
办。有一次，我看到他的一摞学习笔
记 ， 惊 讶 地 说 ：“ 老 张 ， 你 不 得 了
啊，学习那么认真！”老张说：“没办
法，文化程度低，不能和你们这些有
文凭的同志比，笨鸟先飞，不然就落
后了。”很平常的一句话，却道出了
他朴实的个性。

作为一名党小组组长，他对科里
的政治学习抓得很紧，其态度之认真
有时让大家难以接受。两个小时的学
习时间，他总是占得满满的，念文
件，读报纸，一丝不苟。发现别人有
小动作，思想上有波动，他就随时提
醒你，常常让你下不来台。其实，乐
于助人的老张也有许多困难，工资

低、孩子多、爱人没有工作、子女没
有安排，家里时常陷入经济拮据的困
境。这些，并没有影响他对工作的热
情 和 信 念 。 他 有 一 句 口 头 禅 ：“ 人
嘛，都要知足，不能站在这个山头看
那个山头，经常看就花了眼。”

在 他 任 党 小 组 组 长 的 七 年 时 间
里，起诉科党小组年年是院里的优秀
党小组。

2.
平 凉 多 山 地 ， 出 门 是 山 、 坡 、

沟、梁、峁、台，询问证人、补充侦

查，费时费力，骑自行车常常不是人
骑车，而是车骑人。记得他主办的一
起抢劫案，为调查核实证据，我们很
早就赶到了草峰镇，询问完证人已是
下午 6 点多钟，我想该回家了——我
的一位朋友吩咐我到车站接站，此刻
的我心急火燎。晚上 8 点多了，老张
又到几户农家了解案情，近乎是拉家
常似的促膝谈心，而我插不上嘴，坐
在一旁静静地等候着。老张办案就这
么个劲儿，案件头头尾尾都要数落得
清清楚楚。他跟我说：“办案子主要是
抓证据，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否则
到了庭上我们就哑巴吃黄连了。”

1994 年冬季，因一起伤害案我们
赶到了大秦乡补充侦查。在看守所，
被告人喊冤，道出了仍有两名犯罪嫌
疑人逍遥法外，但要惩治这两名犯罪
嫌疑人困难重重——此前，公安机关
经过大量走访，未取得任何有价值的
证据，而检察机关的补充侦查究竟能
起多大作用，不得而知。在大秦乡，
我和老张在派出所民警的配合下，对
这起案件的参与人一一“过筛子”。

塬上风大，穿着大衣仍冻得瑟瑟
发抖。老张说：“你这年轻人怎么就
不挨冻？”我说：“我当兵那阵儿留下
了关节炎，早就不挨冻了。”说完我
即刻后悔了。老张也当过兵，身上留
下的伤病比我重。

一整天下来，我们没喝一口水，
没吃一口干粮，尽管社长准备了饭，
但社长与案件被告人、被害人、证人
均有亲戚关系，而全社的人都同属一
个很大的家族，为此，我们只能挨饿
了。老张说：“小张，今天没什么结
果，明天还得来。”第二天，我们采
取隔离讯问的方法，排除各方面的干
扰，终于挖出了企图逃避法律追究的
犯罪嫌疑人。

也就在这一年，老张光荣地当选
为平凉市劳动模范，胸佩大红花。

下乡调查取证，交通不便，一会
爬山，一会下坡，一会蹚河，遇到下
雨天就淋成落汤鸡。有一年春季，我
与老张到草峰乡大盘村询问一位被害
人，没到村子就遇上了暴雨。我们开
始跑。我跑出了很远，没见老张跟上
来。我又往回跑，见老张蹲在地上，
双手按住肚子。我问：“老张，你咋
了？肚子疼？”老张伸手拉住我：“老
毛病又犯了，肚子疼得厉害，咱们找
个地方躲雨吧。”穿过浓浓的雨 幕 ，
我们找到了放羊人躲雨的土窑洞，洞
内凌乱地堆放着些许杂草。太好了，
这下可以暖和一阵子了！老张躺在草
铺上，点上一支“圣地”烟，津津有
味地吸了几口，肚子也不疼了。

被害人的家在一个地桩子下的窑
洞里，窑洞被烟熏得漆黑。询问完被
害人，我们准备离去时，被害人用布
袋子装了十几个鸡蛋硬要送给老张，
老张双手推了回去，说：“我是从农
村出来的，知道你们生活不宽裕，还
是你们自己留着吃吧。”

又 一 个 夏 天 ， 我 与 老 张 翻 山 越
岭，来到一个叫鸭儿沟的村子，崖畔
上的农民正在种地。我找了好几个人
想打听证人的住处，均被拒绝。老张

掏出烟递给村民，蹲下身子和他们闲
聊，不知不觉中，老张就打听到我们
要找的证人。事后老张对我说：“你
说话不能硬邦邦的，要和颜悦色。”

3.
平凉地处陕甘宁交界处，流动人

口多，形形色色的犯罪时有发生，尤
其是贩毒、拐卖人口、抢劫等，严重
影响社会治安。刑检部门通常要加班
加点才能与公安机关保持相同的工作
节奏。尤其是晚上加班，没有夜餐，
更没有加班费，肚子饿了也没有地方
去买吃的。每当这时，老张就宣布：

“到我家吃酸汤面吧，管你们饱。”大
家一听就雀跃起来，一起涌到老张家。

老张家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他时
常把笑容挂在脸上，总是乐呵呵地与
我们这等晚辈闲聊，无拘无束。他家
的酸汤面很地道，想吃的人，他来者
不拒。老张常说：“我是农村人，不管
走到哪里，农村人的本色不能丢。”人
们称老张就像黄土塬上的牛，勤劳耕
耘，默默奉献，一步一个脚印。

平凉市脱贫攻坚战拉开序幕的那
年春天，老张被市委指派到康庄乡偏
僻的穆家村搞扶贫，主要任务是解决
当地群众的饮水问题。老张这一去就
是半年，直到圆满完成任务才回到单
位。院领导曾去过几次穆家村，回来
都说老张干得很好，成绩很大，大部
分村民用上了水井。

老张是 3 月去的穆家村，匆匆办
理完手中的案件就进山了。他与我们
分别了好长一段时间。9 月，他风尘
仆仆地回来了，大家都围着他问这问
那 。 他 说 ：“ 没 啥 ， 总 算 完 成 了 任
务。”时隔不久，穆家村的村民送来
一面锦旗，我们才知道老张负责的雨
水集流工程提前完成了任务，并被评
为样板工程。

有一天，老张的妻子突然来到科
里称，老张不行了，站不起来了。大
家都很惊慌，纷纷赶往医院。肝腹
水，晚期。我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消
息惊呆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医
院看到老张隆起的小腹、浮肿的腿，
我们心中不忍。我们都问：“老张，
你为什么有病瞒着大家？为什么不早
点治病？为什么要去搞扶贫？”老张
强笑着说：“我没什么大病，不过是
感觉腹部痛，吃点胃药就能顶一阵
子。再说我已经活了这么一大把年
纪，再也干不了几年了，应该多干一
点……”我们无言以对，热泪在眼眶
里打转。老张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
孔，也掉下了泪水……

老 张 出 院 了 ， 出 乎 意 料 地 出 院
了。大家劝他休息，他不肯。他早早
地来到办公室，提开水，打扫卫生，
耐心接听一个一个举报电话，认真接
待一个一个来访者……

不久，老张又一次住进了医院。
他的病况很糟，住院也在意料之中。
住院前他的精神状态就很差，上楼梯
得用很长的一段时间，有时脚踏不上
楼梯的台阶，手扶着楼梯扶手吃力地
往上爬。大家看到他的脸消瘦得厉
害，眼窝也深陷了下去，尤其是肚皮

隆起好大，把已是很宽大的检察服撑
得滚圆。

很多同志到了医院，想见一见老
张，说几句宽心的话，但此时大家的
心情都很沉重，不知该说些什么才能
消除老张身上的病痛，消除他日渐绝
望的悲哀……大家都默立在老张的床
前。也许是老张看出了大家欲说无话
的境地，吃力地想从床上坐起来，但
他探了探身，没能坐起来。守在老张
身边的两个同志帮他加高了枕头，轻
轻扶着他靠在床头边。大家此刻才发
现，老张花白的头发长而凌乱。一位
同志说：“老张，你该理一下发。”老
张强露出一丝笑容说：“这不，昨天刚
准备理发，谁知催命鬼来得急，就把
我带到医院里来了。”大家的心情又一
次沉重了起来。检察长说，平时大家
都很忙，对干警，对老同志关心不
够，当真正发现病重时才感到愧对大
家。老张说：“不不不，又连累大家来
看望我，恐怕这一辈子也还不清了。”

女同志剥了香蕉给老张吃，老张
只吃了半根就放下了，说：“你们都
回吧，工作这么忙……”我们再也想
不出什么更好的话来安慰老张，加之
几乎快要冰冻的氛围，大家揣着一颗
沉重的心，惴惴不安地离开了医院。

4.
老张的妻子在科里向我们哭诉了

这样一件事：“他从乡下回来，脱了
鞋对我说，你怎么搞的，纳的鞋越来
越小，老夹我的脚，以后把鞋做大
点。临走时他换了一双球鞋。一个多
月他回来后还是说鞋太小，老夹脚。
我就奇怪了，难道是脚长了？我不
信，就看他的脚，哪是我纳的鞋不合
他的脚，是他的脚肿了，可他自己一
点也不知道。他是糊涂人啊，就是不
吭一声。”这话真让我们揪心。

老张的妻子说，他从不把他的命
当成命，他心里只有他的工作。

今年 4 月 26 日，我驱车来到穆家
村，亲眼目睹了这里已在使用的一孔
孔水窖。我走访了十几户村民，看见
他们正在用窖水洗麦子，浇果园，饮
牲畜。当问起老张在这里工作的情况
时，村民说：“老张是个大好人，啥
条件都不讲，自己从沟里担水吃，帮
助我们搞地膜覆盖玉米，坑种洋芋。
挖水窖许多人不理解，老张就大讲水
窖的好处，挨家挨户动员，还亲自动
手挖坑，搅拌混凝土……”

村民们知道老张患肝硬化仍在医
院里，就问：“老张病了，不知好了
没 有 ？ 他 全 是 为 了 我 们 才 累 病 的
呀。”村民马瑞民说：“我用上了老张
帮我修建的水窖，果园能浇上水，等
果子熟了让他来尝尝鲜。”

我们整理好老张的事迹还没来得
及打印寄发，他就于 5 月 8 日悄然离
开了我们，而我知道老张去世的消息
已 是 5 月 9 日 。 恰 好 这 天 下 起 了 夏
雨，这也是平凉入夏以来的第一场
雨。我望着蒙蒙雨幕，心里忍不住
想，这雨水可是为老张而流……

（作者单位：甘肃省平凉市崆峒
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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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又像一场大戏的结尾
吸引我溯溪而上

拒绝平铺直叙，一会儿是之字
一会儿是人字，一会儿是一字
溪流的行走如此率性

我猜，它应该姓苏
写的苏体——不可居无竹
于是茂林修竹
于是临水而立

浓荫处，溪流会慢下来
用一处处清潭盛放亭台
用长长的堤岸款待诗酒

如我一般，骨子里住着苏东坡
行走才会如此肆意
而且超然

读书梁，思乡台，盼郎归
大概率，溪流也是东坡的门生
在竹子上书写一篇长诗
九曲回肠是它的谋篇布局

没于时光深处的何止是崖刻
有的人成了雕塑让人仰望
有的人只留下酒坛，了无痕

溪流是山诞下的婴儿
溪流是山流下的眼泪
溪流是山吟诵的诗行

溯溪而上的时候
我为自己生命的河流建造堤岸
并在东坡种下了一行新竹
在南坡种下了几棵荔枝

（作者单位：重庆市合川区人民
检察院）

溯 溪
李立峰

检察诗人作品展
投稿邮箱：lhfk7@vip.163.com

受亲戚之托，我去医院看伤者。我
认识伤者，伤者也认识我。我以为我代
亲戚去表达歉意，伤者治疗几天就可以
出院了。事实证明，我还是想简单了。

那天我拎着一袋水果和一箱牛奶
去看望伤者。我找到病房时，伤者正躺
在病床上挂盐水。我放下东西，看着躺
在病床上老人瘦小的身子，我想起了
在乡下劳动的母亲。我弯着腰，满脸笑
容凑过去，轻轻喊了一声。老人抬眼看
了看，没有言语。我在床边站了一会，
发现床边的医院缴费的单子，我自作
主张去预交了一部分住院费，然后告
诉伤者是亲戚让我来缴费的，让她安
心治疗。伤者这才说：“有事找俺家当
家人。”说完，头也不抬，又眯上眼。

从医院出来后，我开车去了乡下，
在一块玉米地旁找到了亲戚。玉米棒子
已经能烤着吃了，亲戚掰了几个给我，
让我带回家去吃。看着亲戚汗流浃背的
样子，我心里有点难过。年近古稀之年，
脾气怎么还那么大？我告诉亲戚，对方

手伤了，得住院治疗，我帮他垫付了医
药费。亲戚瞪大眼睛说：“那伤是她拿镰
刀打我时，她自己弄伤的，还要俺给医
药费？俺这被她拿石头砸得青一块紫一
块的，俺还没找她呢。这钱俺不出！”

“你不出？你还想和人家打官司？”
我笑了笑，“你不出，那我出呗。”我想，
现在亲戚知道心疼钱了。

“她受伤俺就要负责？是他们两口
子先对俺动手的。”亲戚低着头，从上
衣的口袋摸出一支烟，点上烟，连着吸
了三口。

“难道你还想和人家打官司？”我
笑着劝说，“现在先不说谁对谁错，人
家住院了，先把住院费付了不是坏事。
老年人住院，花钱是没有止境的。你不

主动道歉，人家不出院，那医药费迟早
你要给的。”

“现实中，因为口角之争，进而发
生肢体冲突造成伤害的很多。如果构
成故意伤害罪，没有赔偿谅解，那是要
被判刑的。即便坐牢了，医药费还是要
给的。”然后我跟亲戚讲述了一些类似
故意伤害案的判例。

亲戚知道我不是在吓唬他，半天
才说：“俺不如你懂法律。俺当时也是
冲动了，她拿镰刀柄擂俺时，俺干吗去
夺她的镰刀呢？这个时候俺去给人家
道歉，人家也不一定接受啊。他们家不
好说话的！她要狮子大开口，我就种这
点地也没那么多钱给啊。怎么弄好？”

“伤者跟我说了，那伤是自己不小

心握到镰刀弄伤的，说明人家不会讹
你。你找跟那边关系好的人去说，就说
想请他们吃顿饭。”远亲不如近邻，低
头不见抬头见的，我希望亲戚与伤者
在此事后能和谐相处。

亲戚听了我的建议，找了个跟两
边关系都好的中间人去跟伤者家人
说。中间人跟伤者当家人一说，伤者那
边爽快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吃饭之前，
中间人跟我说，对伤者家人多说好话，
顺着人家。饭菜上齐的时候，伤者一家
人准时到了。在与伤者一家人回忆过
去在一个村子里愉快生活的往事的时
候，我向伤者一家人保证，亲戚以后再
不会和他们因为地发生此类事情了。
两杯酒下肚，伤者当家人拍着胸脯表

示：“不会让你们为难，病治好了就出
院。俺说的话，一个吐沫一个钉子。”

过了一周，伤者没有出院。亲戚着
急了，打电话给我说：“俺这样先交住
院费，也不知道她能住几天？”

我让亲戚耐心点。又过了一周，我
给中间人打了电话，请他去问问伤者
治疗怎么样了，看看伤者那边是不是
有什么新的想法。

两天后，中间人说想在医药费外，
让亲戚再给点钱，然后告诉了我一个
数字。

“出尔反尔？”亲戚有点生气。
“人家没有漫天找你要价，这钱我先

帮你垫上吧。”我又安慰了亲戚一通。
最终，亲戚去道歉了，钱也给人家

了。我代表亲戚去给伤者办出院手续
时，伤者当家人满脸笑着说：“如果那天
你不去医院，俺也不会来吃这顿饭，事
情就不会解决得这么圆满。”

（作者单位：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检
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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